读《皮囊》有感
陈舒逸 礼河实验学校
在漫长的人生路上，每个人总会遇到挫折，但是，面对挫折的姿态，却各不相同。从《皮囊》中，我们悟出的道理就是，生活、学习、工作、教育等，都离不开那简单的两个字：坚强。
《皮囊》这本书，作者是蔡崇达，如同沉重的书名一样，当我翻开《皮囊》，看到这些话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本书是非看不可了。蔡崇达的《皮囊》，写尽了人生的悲伤与坚强。当你一页一页地翻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自己的泪腺根本不受控制，泪水不知不觉中就流了出来，因为蔡崇达写的故事实在是太真实了。
蔡崇达是一位1982年出生的作家，24岁的时候担任《生活》月刊《周末画报新闻版主编》，27岁任《GQ》中国版报道总监，《皮囊》这本书是他第一部文学作品，他对于自己作品的评价就是：“书中没有一句废话”。
《皮囊》中包裹了14个温柔又残忍的故事，里面容纳了一个个既失去家乡又尚未抵达远方的生命，就如同正在生活中摸爬滚打的我们一样。真挚坦白，故事娓娓道来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第一章节，讲述了外婆的母亲，先入眼帘的是活到九十九岁的阿太—外婆的母亲。
这是怎样的一个小老太呢？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她一滴眼泪都没有，说她很舍得；将不会游泳的儿子两度扔进海里，得了一个“没良心”的骂名；自己切断了手指，家人手忙脚乱，她跟没事人一样；看见有人杀鸡没有割中动脉，将鸡狠狠摔死，说着不要让肉体折磨魂灵的话；会自己用缠过的小脚从村里走到曾孙的家里。
这样理解，也许阿太就是一个坚强，普通，狠心又怪异的人。说实话，开始读的时候，我也不理解阿太。不理解她明明很痛却为何说舍得；不理解她一个普通的农村老太太为何会对自己的儿子如此狠心；不理解什么让她养成的果断决绝……
在她九十二岁时，自己去补房顶的窟窿，不小心摔得动不了了。在曾孙去看她时，这个坚强又倔强的老太太却哭了。这便是一切转折点，原来，坚强如她，也会流泪，也会脆弱。她明明就是个普通的会害怕亦坚强的老太太啊。
突然就懂了，心就软了，就被感动了，眼睛里酸酸的。
失去自己的女儿，她很“舍得”，她舍得的是生命，她舍不得的是女儿呀。失去女儿，她心里空了一块，于是，她骂骂咧咧，一个人跑来跑去，一会儿看看女儿的样子，一会儿看看正在准备的祭品。这一系列动作，很好地掩饰了她心里的伤痛，原来，世间大痛都是无言。
她看着女儿进焚化炉，一声没哭，斜着眼，像是不屑，又似打盹，读到这里，泪水已经溢满眼眶。我记得，有人为了不让泪水流出来，就抬头看天，咽下委屈，吞下泪水。我知道，阿太斜着的眼睛里，盛着的都是她藏匿的悲伤。
阿太是一个对自己“狠”的人，切断了手指，都像没事人，任别人兵荒马乱；她还将不会游泳的儿子两度扔进大海。对于一般的人来讲，肯定不太理解阿太，这个“狠”字里，藏着她所有的爱与人生哲学。
阿太经常将“皮囊”二字挂在口头，仿佛这二字是她认识的人生的所有哲学。她将那未杀死的鸡摔死时说别让这肉体再折磨这魂灵；她将自己不会水的儿子扔进海里，面对骂她没良心的邻居时说肉体就是拿来用而不是用来伺候的；解答黑狗达的困惑时说整天伺候“皮囊”不会有出息，只有会用肉体的人才会成材；阿太去世时给黑狗达留了一句话:我已经没有皮囊这个包袱，来去多方便。
是啊，皮囊有心，不管是什么样的皮囊，里面包裹着的都是一个心。阿太在被人眼中是一个凉薄、没有心的神婆，外婆50多岁时就撒手人寰，阿太已经是一个老人了，还是要体会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。亲戚们都怕她想不开，但是阿太这个人却一滴眼泪都没流，反而嘴里骂骂咧咧，一会掀开棺材看看，一会跑到厨房里看看，这让人感受不到他的悲伤。
《皮囊》中有这么一句话，被3.8万人铭记，并成为很多人生活的指路明灯，原文是这样说的：“我们的身体本来多么轻盈，都是被这肉体和各种欲望的污浊给拖住。”
生命中那些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，本来就是欲壑难填的，而我们的人生，却也因为舍不得才会被羁绊。灵魂本来就是轻盈的，但是我们却需要一具《皮囊》，我们舍不得摆脱这幅皮囊，原本轻盈的灵魂，便有了踏实感。
阿太这一生，对自己皮囊的理解很透彻，甚至是我前所未见的观点，她看开了，也看懂了，有皮囊的人想着摆脱身体的累赘，让思想达到更高的高度，阿太却想用好这幅皮囊，当阿太失去亲人的时候，她真的不伤心吗？
人非草木，我们都是有心的，会悲伤、会感动、会痛苦……但是阿太是坚强的，她承受住了悲伤，当自己只能躺在床上的时候，她的坚强支撑不住了。但是她这一生却给了我们启迪——人要有一颗强大的内心。
大家生活在浮躁的世界中，偶尔真的需要撕开皮囊，看一看自己的灵魂走过的路。然后重新认识一遍自己，去思考未来的路，应该以怎样的姿态走下去。
韩寒说：他会把这本书带上旅途，在每个静谧陌生的夜晚慢慢看。
白岩松说：这本书从不写遥远的世界与远方的别人，而是在自省中退回到内心。
刘德华说：看这本书总有启发，就如生命中多添一盏明灯。
这是一本值得静下心来读的好书，很多作者都是在用笔写故事，传递一些自以为深刻的思考，而蔡崇达则是将自己的回忆撕开，毫不掩饰善与恶，一面刺痛自己，一面写出这些文字，我想绝大多数作者都没有这样的勇气。
